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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作为16-17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

品可谓是时代的万花筒，观照着现实的变迁性。而《威尼斯商

人》作为其代表作品，通过出色的戏剧创造，折射出莎士比亚

对于那个热切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时代的独特感知。作为

小说的主角，安东尼奥等人无疑是主流叙事话语的代表，无论

是在性别、种族还是社会地位上，相对而言，其他人物如鲍西

娅、夏洛克则隶属于非主流叙事话语，是相对被边缘化的，通

过探究这些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及莎士比亚所寄寓的某些隐微却

深刻的感受，可以窥见属于那个时代一些容易被忽略的侧面

。

一、微弱的女性声音——鲍西娅

作为女性，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在文学叙事传统中往往都

处于从属地位，但《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却被罕见地塑造

成“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戏剧的高潮环节，当安东尼奥因

为无法偿还夏洛克的借款而面临履行合约被割去一磅肉的生命

危险时，所有人对于他的营救几乎都是无效的，无论是公爵还

是他的朋友如巴萨尼奥、萨拉里诺、葛莱西安诺等人，他们除

了试图凭借动一动嘴皮子晓之以理或谩骂以望博得夏洛克的回

心转意之外，根本无计可施，但反观鲍西娅，却是毫无压力、

游刃有余地玩转整个法庭，力挽狂澜。她先是在不经意的劝解

调和无用后从看似为夏洛克出发的角度诱使夏洛克坚持自己的

观点处罚安东尼奥，再根据契约漏洞要求割肉不准流血、肉的

重量不可轻一点或重一点而让夏洛克完全无话可说，最后通过

威尼斯保护本邦人的法律让夏洛克一败涂地，鲍西娅以一己之

力就解决了一群代表当时社会精英的贵族男性都无法解决的问

题。从知道问题之初的策划和准备，到轻轻松松解决问题、再

顺带和侍女一道戏弄了自己的丈夫，最后更是查明安东尼奥的

商船满载而归为他带来意外之喜，在整个过程中她流露出的聪

敏、智谋和冷静赋予她超越所有男性角色的主角光芒，就像罗

兰佐所评价的那样，“两位好夫人，你们像是散布玛哪的天使，

救济着饥饿的人们”，在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等人眼中，鲍西

娅她们何止是天使，简直就是救世主般的存在，为他们带来好

运和转机。而她在法庭上所展现的非凡口才更是罕见的女性声

音的书写突破。莎士比亚对鲍西娅这一形象的塑造，给读者带

来一种错觉，仿佛在那个时代，女性已经拥有与男性一样的社

会自由，能够与男性平等存在并轻易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这很明显是一个谬论，在这部戏剧的开头有这样一个细

节，葛莱西安诺与罗兰佐、安东尼奥等人交谈时曾说过一句

话，“只有干牛舌和没人要的老处女，才是应该沉默的”，由此

可知，在那个时代，女性还是没有话语权的，依旧处于社会的

边缘。通过文本细读也可以发现，鲍西娅发出自己的话语是有

一定条件、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鲍西娅展现自己的才谋和

实施一切营救依靠一个前提，她是放弃自己的女性身份、把自

己装扮成一个男性而出现的，她只有取得法律博士表哥的推荐

信和在男性律师身份的伪装下，才能化身为神，扭转乾坤。她

事先没有告诉巴萨尼奥她的计谋，很明显是因为她自己也很清

楚，一旦提前告知他们，就不会有她出场、发声和表演的机

会。是那件男装成全了她勇敢、智慧的女英雄和“救世主”的

形象，她的成功也完全得益于那件男装，那身男性服装让她获

得男性行动的部分自由、获取男权社会暂时的通行证，穿上女

装的她依旧是没有话语权的。而另一方面，从鲍西娅一切行动

的目的来看，鲍西娅的“发声”在本质上也不是真正意义上为

自己女性身份的“发声”和代言，也不是为了普遍意义上正义

的弘扬和伸张，而是为了帮助丈夫的朋友，为自己的丈夫排忧

解难，从而履行自己在男性社会中的职责。才华不过让她更好

地服务于男性社会，她争取来的胜利果实也是属于男性社会

的，她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物化为服务男性的工具。

可以这样说，作为《威尼斯商人》中女性形象的代表，鲍

西娅有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但在整体上还是归顺于男性话

语，鲍西娅张扬的女性主体也是有限的、有一定保守性和落后

性的。她反抗男权的声音和意识并不强烈，她清楚时代之下自

己作为女性的处境，所进行的有限反抗也是符合男性社会对女

性要求的。而这也能很好解释戏剧前面所展现的鲍西娅一些行

为的矛盾性，她虽然打心底里不认同甚至厌恶已逝的父亲让她

以匣子选夫婿的荒唐做法，“我既不能选择我所中意的人，又

不能拒绝我所憎厌的人；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

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钳制”，但在实际上却也不敢违抗并无可

奈何地遵从着；她虽然追求自由、拥有独立而澎湃的思想和过

非主流叙事话语下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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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智慧，却也甘于接受出嫁从夫的社会秩序，为了维护丈夫

的尊严贬低自己“不学无术、没有教养、缺少见识”，更是把

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巴萨尼奥，把他当成自己的“主人”

“统治者”和“君王”。

从叙事的角度进行总结，鲍西娅这一形象具有突出的矛盾

性，她的“救世主”和“女英雄”形象与男性一定程度的无为

和无用形成了鲜明对比，她部分张扬的女性主体和实际对于男

性话语的服从也具有两面性。莎士比亚这一笔法除了为整部戏

剧增添人物丰满性和戏剧性，更折射出莎士比亚对于当时社会

性别关系变化和女性主体逐渐觉醒这些时代细微风貌的认知，

是他富有洞察力的思想精髓的体现。这是基于社会风貌深刻理

解而促使的、敢于大胆打破时代思想禁锢的、对女性形象书写

的突破，可以说是对女性的歌颂、是女性主义的先声，但更是

时代的回音。

二、生存空间逼仄的少数族裔——夏洛克

在《威尼斯商人》这一戏剧中，少数族裔的人物角色塑造

也是值得注意的，从这里面也体现了莎士比亚对于生活现时的

社会种族和宗教关系的一些独特认识。

在这其中最浓墨重彩的莫过于夏洛克这一犹太商人的形象

创设。对于这一形象一般的解读往往都认为他是唯利是图、冷

酷无情、阴险狠毒、无耻狡诈的代名词，但笔者并不这样认

为，在笔者看来，夏洛克确实有其性格缺陷，但他的所谓“歹

毒”却也是站在个人亲缘和种族大义立场上孤注一掷的复仇，

这复仇是有迹可循的，并非是没有前因仍无端肇事寻仇。他深

刻的仇恨来自于日常生活点滴的积累以及女儿出走所带来的强

烈被背叛感。

首先便是日常生活中没有休止的谩骂和侮辱，通过夏洛克

的自白可以知道，他无时无刻不在遭受以安东尼奥等人为代表

的基督徒的折辱，“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

的犹太长袍上”“他憎恶我们神圣的民族，甚至在商人会集的

地方当众辱骂我”，即便是在有求于夏洛克的时候，安东尼奥、

巴萨尼奥等人也并没有放低姿态，仍是抱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态

度，说夏洛克是“引证《圣经》来替自己辩护的魔鬼”，是

“指着神圣的名字作证的恶人”，是“脸带笑容的奸徒”。如果

说这样日日上演的种族羞辱奠定了夏洛克复仇的情感基础，那

女儿杰西卡偷走家中财富与基督徒私奔的举动无疑是他复仇行

动的催化剂。从剧中看，夏洛克的妻子是缺位的，与他相依为

命的亲人唯有女儿杰西卡。可以说，与他有血缘关系和同等种

族背景的女儿是他在日日遭受异族人排挤的生活中最大的精神

安慰，他也是无条件信任自己女儿的，在赴邀去吃晚饭的时

候，他把钥匙交给杰西卡照管，叫她“留心照看门户”。可是

这样的信任换来的却是女儿卷走所有银钱宝石与人出走，拐走

他女儿的更是将他日日踩在脚下的基督徒。他跟着公爵去搜巴

萨尼奥的船却迟了一步，只被告知有人看见安东尼奥的朋友罗

兰佐和杰西卡在一艘平底船里，恰此时安东尼奥也来向公爵证

明杰西卡等人不在船上，可这此地无银、缺漏百出的说辞自然

不能让精明的商人夏洛克信服，他“发疯似的”“在街上一路

乱叫乱跳乱喊”“我的女儿跟一个基督徒逃走啦”，希望“公

道”“法律”为自己讨回一切。而不久他又得知了安东尼奥商

船触礁的消息，也促使他抓住难得的机会向安东尼奥为首要对

象的基督徒进行报复，“我很高兴。我要摆布摆布他；我要叫

他知道些厉害”，这达到顶峰的复仇情绪既来源于日常的辱骂，

更是安东尼奥一派的罗兰佐拐走他女儿的强烈愤懑的投射和迁

怒。之前签下的契约和安东尼奥的失约为夏洛克通过“法律”

在这个“自由邦”找回公道提供了希望。

可是，法庭上的审判带给他的无疑是更大的失落和折辱。

失约者割“一磅白肉”偿还这样的约定虽有一定的荒谬和残

忍，但既是双方自愿平等签订，那违约者按约践诺本应是法

律、公道的大义所在。但在法庭上，夏洛克看似合法的维权被

鲍西娅轻巧地化解和转移，最后更是落得败诉而财产半数归受

害者安东尼奥、半数充公的下场，在提出只收回成本不要利息

并放弃诉讼的请求时，也被法官断然拒绝。这样的结果可谓是

“借债人成了‘大哥’，而放债者成了‘老幺’”，夏洛克的债

主权利被剥得精光，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利息，反而“偷鸡不

成蚀把米”，落得个人财两空的悲惨下场。如果说荒谬翻转的

结局彰显了威尼斯这个所谓“自由邦”法律的“非人道”和虚

伪性，那众人在法庭同仇敌忾地讨伐夏洛克更是完全消解了法

庭的严肃性、正义性。在那场审判中，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倾向

基督徒一边，共同针对异教徒夏洛克一个人，他们众口一词，

用所谓基督徒的“仁慈”来谴责夏洛克的“残忍”，甚至可以

公开辱骂夏洛克是“万恶不赦的狗”。这使得夏洛克和安东尼

奥之间的债权纠纷完全上升为种族和宗教层面的复仇和反复

仇，而这昭然若揭的种族歧视和宗教压迫，更是凸显出威尼斯

的法庭就是基督徒的法庭，威尼斯的法律就是代表基督徒利益

的法律，基督徒所宣称的“仁慈”精神更是荡然无存。

“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 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

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 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

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

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 你们要是用刀剑

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 ……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

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那么要是你们欺辱了我们，我们难

道不会复仇吗？”这无疑是对种族歧视的血泪控诉，怀着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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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忿和站在法理正义上燃起的复仇火焰，终是被无视和扑

灭，这不是个人悲剧，而是种族和宗教压倒公道的社会悲剧。

在最后，夏洛克被迫无奈地接受现实、同意改宗，这是他以一

夫之勇孤军奋战、与整个主流社会竭力抗争但难突重围、走向

失败厄运后的黯然退场。通过夏洛克这一悲剧，莎士比亚浓缩

了所有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悲剧，真实再现了他们在主流的基督

意识形态下时刻遭受冷眼和欺压、艰难求存的生存状态和日益

逼仄的生存空间。作为最初的种族和宗教复仇者代表出现的夏

洛克，改宗的结局让他“已经代表不了犹太教”，在这个意义

上，夏洛克“不再是一个千夫所指的恶人”，而只是一个深受

宗教歧视和压迫的犹太人，一个被迫磨灭自己身份认同和种族

根脉的可怜人。

在那个时代，社会普遍排斥和歧视其他少数族裔是主流趋

势，在这样强势的舆论环境下，莎士比亚不可能脱离时代的朝

向，完全站在少数族裔的立场上批判社会的民族狭隘，但通过

塑造夏洛克这一犹太少数族裔的形象让其“自行发声”控诉，

再展示他在与种族、宗教主流群体的斗争中怀有合情合理的诉

求仍完全落败的社会悲剧，让接受者能在代表社会主流的戏剧

主角的大团圆结局之下，还自然而然地对本应仇视的夏洛克产

生一种难以逝去的憋屈感、一种对其不合理命运安排的怜悯之

情。而莎士比亚也在这样的戏剧效果中传达了自己对于社会隐

微现状的独特思考，表达了对以夏洛克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在社

会主流意识形态下生存空间不断沦丧的深切同情，对社会狭隘

却高涨的民族排外和宗教压迫的深刻警觉。

三、拮抗的时代人文主义

女性和少数族裔作为边缘化的社会群体，都是作为安东尼

奥等人为代表的性别和种族主流群体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作为

整部戏剧塑造中心出现的安东尼奥等人，在与边缘群体进行交

往和对比的戏剧情节展现中，却呈现出一定的负面性。

鲍西娅和尼莉莎等女性聪敏机智，在对安东尼奥的营救上

处处展现智慧的光芒，但安东尼奥、巴萨尼奥等人却是在被

动、无为中等待营救；她们全身心地对待自己的丈夫，他们却

是在自己的名誉遭到质疑时轻易将当初誓言过珍藏的指环相送

他人，他们甚至还以妻子的名义来起誓。从来发誓都应用自己

认为最重要的如健康、财产甚至生命的东西，他们却可笑地以

妻子的死亡表达决心，这明显体现他们将女性物化为自己的附

属品、没有将女性置于平等地位的狭隘思想。而在与夏洛克的

戏剧对比中，夏洛克除了收受高利贷，并无其他明显违反道义

的行为，反而是安东尼奥等人动辄以不同的污言秽语羞辱夏洛

克，毫无贵族应有的礼貌和修养；在同样面对他人大额借款之

时，夏洛克谨慎考虑和评估安东尼奥的资产状况、商业信誉以

及还款能力之后方作出决定，而安东尼奥却轻率地基于忠义伦

理借款给巴萨尼奥，将自己置于陷境。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主

流群体分别面对的两个以鲍西娅和夏洛克为代表的边缘群

体——都作为行动的主宰者引导着整个行动的发展，他们自身

却反而在对比中完全处于劣势。

无可否认，安东尼奥等人正是文艺复兴时代和人文主义精

神的正统代表，如安东尼奥是作为海上贸易商人的身份登场，

别人对其评价也是“一个心肠最仁慈的人，热心为善，多情尚

义，在他身上存留着比任何意大利人更多的古代罗马的侠义精

神”，但通过对比，他们反而却体现出软弱、无力和消极。莎

士比亚通过对他们澎湃生命力的消解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文精

神的高尚性，这是他基于对时代风貌真实和深入认识后的有意

为之和戏剧投射。也许正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莎士比亚逐渐认

识到人们一直高歌颂扬的人文主义理想所存在和固有的虚伪

性，这样的认识呈现到他的文学创作上时，便在戏剧冲突和矛

盾中表现出与人文主义主旋律相拮抗的不和谐音，他不再一味

满怀热忱地讴歌人文主义的光辉和褒扬应时而生的新兴资产阶

级，而是幽微地呈现他对某些社会问题的不认可和批判性的反

思。

莎士比亚所代表的主流立场使得他最终还是为《威尼斯商

人》设置了一个“邪不胜正”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女性没

有绝对批判地对男性进行反抗，少数族裔最终也还是没能胜过

基督群体。但通过人物身上表现的复杂性可以反映出莎士比亚

对人文主义绝对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怀疑，他真实地展现了存在

于他眼中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消褪的、性别立场上的、狭隘的民

族主义式的人文主义。这也是莎士比亚通过立体的人物塑造和

复杂的戏剧情节设计所真实描绘的时代图景。

四、结语

《威尼斯商人》一剧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欧洲人文主义的另

一种版本，这不仅折射出莎士比亚对当时社会真相的敏锐洞察

和把握，更体现了他深邃的历史眼光及超越于当时主流意识形

态的个体思考。他能够穿透表象，摒弃从众心理，始终秉持理

性、客观的态度，展现真实的时代风貌，并借助舞台向代表着

社会主流意见的戏剧观众进行伦理教诲，意图唤起人们的注

意。可以说，正是这种真正的人文关怀彰显出莎士比亚作为文

艺复兴“道德之子”的精神气度，也赋予了莎士比亚戏剧永恒

的时代魅力，吸引着读者在数千年之后的今天依旧为之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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